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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童话——简评电影《潘神的迷宫》 

作者:张学谦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2008-7-14 15:37:43 浏览:172次 

  

《潘神的迷宫》描述了一个残忍黑暗的世界，而奥菲利亚的出现如一缕微光，一

股生命的溪流，淌过阴冷的谷地，迸发出芳草和繁花密叶的波纹，引领着观众走出了

黑暗。  
  电影讲述了二战后期，独裁者弗朗哥的忠实党羽长枪党徒在西班牙继续恐怖的统

治。奥菲利亚被母亲带到作为长枪党徒上尉的继父身边。在游击队员和长枪党迂回作

战的过程中，奥菲利亚被潘神告知自己本是地下王国的公主，必须完成三个艰难的任

务才能回去。最后，游击队获得了胜利，奥菲利亚抵达了她的国度。  
  整部电影由两条线索构成。主线是奥菲利亚的三个任务，副线是游击队员击败长

枪党徒的过程。  

   善恶体现在一念之间  

  战争就是一场屠杀，很难分清谁对谁错，正义和邪恶，每一个棺木旁边都有亲人

的挽歌和哀悼，这些哀悼同样让年复一年的春光失色。但是总能在人们面对同样境地

和事物的不同表现看出他们是否心存善念，是一片消散的阴霾还是陨落的星辰。影片

中，导演对游击队员和长枪党徒的态度体现在两个代表人物上。一个是游击队在军队

中的内应，也是照顾奥菲利亚生活的侍女。一个则是上尉。  
  从奥菲利亚一下马车，上尉就对她嗤之以鼻。当然这也有情可原，一个常年作战

在外的男人很难对非亲非故的小女孩有着深厚的父女之情，又何况是妻子前夫的女

儿，他便更会充满抵触情绪，以致后来稍不满意就对奥菲利亚大吼大叫地说她是“野
种”，这顶多是个失败的父亲形象。女人对于孩子总有天生的责任感和保护欲，就像

树叶下总会留下阴凉一样自然。加上朝夕相处的情感积淀，还有对奥菲利亚没有出卖

她的感激之情，奥菲利亚和侍女的感情自然比她和继父之间的感情要好得多。  
  可是，当故事发展到最后，奥菲利亚抱着自己的弟弟逃进迷宫，上尉气急败坏的

举枪要杀死她的时候，已经不能用常人的情感来解释，怎样的怒火都无法让一个人忍

心对手无寸铁的小女孩下此毒手。在战争中，不能简单的说孰对孰错，但是面对一个

孩子还要如此心狠手辣，已经不可能给他的行为带来任何托辞了。确实，儿子被抢走

的心情可以体会，但是到要杀人泄愤已经能充分说明他的残忍且泯灭人性了。  
  侍女对于上尉的孩子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自然，在交战混乱中，游击队员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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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了一些无辜的长枪党。但是如果这样就说他们像上尉一样残忍，那他们绝对没有

必要和义务回去救非亲非故的奥菲利亚，她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或是金钱，救她

是出于人们心底那些善良的本性，让无情的战争充满了人情味儿。正如那传说中凶悍

的鸫鸟，哪怕喉咙滴血，仍会高唱它的生命之歌，这是它的习性，理所当然之举。  

   希望诞生于绝望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悲剧是对于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悲剧并不是

痛苦，也不是生命必然终结的命运，他甚至认为，在悲剧中的悲剧气氛本来并不是情

绪的基调。正如希腊学家汉密尔顿所说，悲剧是伟大人物的生命状态走向低谷的过

程。而但丁在给他的作品起名为《神的喜剧》的时候（这是《神曲》名字的直译），

也正是顺应了这一规律。因为但丁在作品中的形象是从火烧的地狱经过痛苦的炼狱，

被河水洗礼，走向天堂。这样向上的过程就应当命名为喜剧。  
  当然，没必要把一个电影绝对划分成悲剧或者喜剧，不过可以以此作为参考，看

看导演在试图阐述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  
  把奥菲利亚的奇幻世界抛开一边，这部电影的架构和节奏实际上是在副线上建立

起来并延展开的，也就是游击队员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这些现实中肯定存在的游击

队员们，一开始被长枪党徒肆意屠杀简直毫无反击的力量，只得到处躲藏，像影子隐

匿在黑暗中一样见不得光亮。后来他们成功伏击了追赶侍女的士兵，取得了一次小小

的胜利。直至最后按照计划里应外合，攻进敌人营地，取得大捷。这一过程就是一个

上升的过程，像乐章中由卑微、渐强到高亢的音符，给人的感觉虽然漫长惨烈但仍充

满希望。在斗争中，他们设备落后，受了伤几乎没有药物治疗，就像他们的领导人只

是伤口感染，却不得不截去大腿。平时居无定所得像游魂，不知道哪一次激战后就会

倒下永不瞑目，但是这些苦难换来的是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所谓希望，在丧钟长鸣后

支持他们仍在顽强战斗的力量。  
  导演的意图正是反应在这种结构设置中，很多时候一个故事可能不同的人会品出

不同的意味。导演正是通过这种结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既不影响观众有自己的空

间想象，也可以很好的阐述自己的想法。  
  战争总会给人带来哭泣、闭合的棺木、抛洒的白玫瑰、悲伤的步履，这些都被称

为绝望。但电影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呈现给人们以希望，虽然西班牙还要自此等待三十

年才能见到他们期盼的那个地下国度，就像上尉代表的法西斯并不会被一把小小的切

菜刀杀死一样。  

   给我一只粉笔，我能去任何地方  

  再来看主线的故事。电影很多时候混淆了现实和虚幻的世界，亦真亦假。虽然只

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那根粉笔的出现却彻底将电影拉进了魔幻的真实世界中。当

奥菲利亚被囚禁在那个小屋中时，又怎么能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到达上尉的房中

呢？若非是神迹，那就只能说这些幻想实际上是存在的。那根粉笔的魔力，让原本虚

无缥缈的王国变得栩栩如生。  
  在这里，导演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意图，即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那个与现实

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好国度是存在的。否则，他完全没有必要设置这样的场景，尽管让

故事陷入更难以捉摸的境地就好。  
  影片在一开始刻意给人留下死亡的阴影，鲜血逐渐倒流回奥菲利亚的身体，仿佛

是导演刻意让沉闷的丧钟停止，重新敲响最初的哀鸣。到了故事的最后，看似无可挽

回的死亡却是到达另一个仙境的大门，正像潘神所说如果她没有为弟弟献身的精神，

也无法到达幸福的国度。最后的镜头停留在那个真实存在的王国中，镶嵌着星辰的光

芒，宛若天庭，导演试图告诉人们只要为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去奋斗，总会有应得回报



和幸福安宁的生活。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爱，总在幽深的秘

密中奔流向你。”  
  奥菲利亚接受的三个奇妙任务也并非来自凭空想象，这些任务同时影射着现实生

活中游击队员的行动。  
  第一个任务最为明显，即奥菲利亚需要取回巨型蟾蜍肚子里的金钥匙。那棵干枯

颓败的无花果树正是代表了遭受苦难的西班牙人民。蟾蜍象征着残暴丑陋的法西斯，

盘踞在树根，汲取养分，吞噬着大树的生命之源。奥菲利亚需要具备勇气、还有面对

危机时的智慧才能取回蟾蜍肚子里的钥匙，消灭那个怪物，这就如同游击队员对抗比

他们强大的法西斯一般。与此同时，导演还讲述两个平行的故事，强调了这种联系，

就是侍女偷取了仓库的药品给游击队送去当作补给，与奥菲利亚一样，都是从老虎嘴

里拔牙。  
  第二个任务是需要奥菲利亚深入食人怪兽的地窖中，桌子上摆满了鲜美诱人的食

物，这些诱惑之后是致命的危险，只要碰了其中的一个都会导致惨痛的后果。奥菲利

亚这样长期见不到水果的孩子，如同饥渴的旅人见到清泉时的不顾一切，她终究禁受

不住鲜美红提的诱惑。最后小精灵为了保护她而丧命，她也差点回不到现实世界中。

这个故事想讲述的，是作为一个有着世俗观念和正常欲念的人，被诱惑所吸引并不是

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只要从梦中惊醒后知道悔改。所以潘神会给奥菲利亚补过的机

会。  
  在这个任务中，那根神奇的粉笔也登场了，我想，谁都希望有这样一支粉笔，能

在滚烫的沙粒中寻找清凉，在荆棘遍布的花丛中寻找芳香，在睡意朦胧时寻找一张柔

软的温床。它带着那些对自由的渴望，暗夜中的祈祷，奔向他们要抵达的家园。  
  最后一个任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奥菲利亚把弟弟的鲜血献给潘神，以此打

开通往地下王国的大门。起初奥菲利亚只是以为把弟弟带出来就可以，后来当她知道

需要杀死弟弟换取她的幸福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机会，留在这个残酷、清冷的世

界中。这也正是游击队员在被俘后，面对拷问时所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人性的道

德底线，即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不能因为任何看似正当的欲念加以剥夺。虽然坚持的

下场可能遭受讥笑、耻辱、甚至死神的镰刀。可就像侍女在经受拷问后，仍紧咬牙关

不肯透露实情，最后逃离营地，当被追兵逼得走投无路时被赶上来的游击队员营救。

如果她当时吐露真情，也许反而死在了上尉的枪下。导演也想借此说明，那些看似难

以承受的苦难，只要凭着无所畏惧坚强的心，总会让雷霆驱散阴霾，给干涸的大地带

来暴雨的洗礼。  

   电影制造的幻境  

  电影高明在成功游走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像云幻化出无数的皱襞和色彩。这有赖

于巧妙的结构设置，表面上的主线充满了瑰丽的想象，但是由副线支配的节奏保证了

故事叙述的完整和紧凑。这样由副线撑起的电影保证了故事的层次分明，向上的积极

态度得到充分体现，而不是仅有三个任务构成一个单纯而缺乏升华的普通幻想故事。

这样呈现一个渐强直至嘹亮的歌声，“在缤纷的眼泪与微笑、恐惧与希望中回荡”，正

是这么多人喜爱这部电影的原因，也让它受到各个大奖的青睐。但是，由于过度追求

这样亦真亦幻的效果，很多时候反而削弱了主线的表达，使得电影的意图含混起来。 

  电影中还有不少象征和隐喻。包括前面说到的，枯萎的大树、丑陋的蟾蜍，还有

就是上尉的那块手表。上尉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法西斯的缩影，他残忍、毫无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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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虽然他身上有着一些本可以称为美德的品质，比如军

人的坚毅。但是，就像智慧会成为恶人尖刀上的毒药一般，这些品质也成为了法西斯

作恶的帮凶和催化剂。他的手表象征了从法西斯传承下来的精神，他的父辈传给他，

他也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在这里，他并非对儿子心存父爱，正如他把美丽的母亲当作

生育的工具一样，儿子只不过是法西斯精神传承的载体，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的个体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存在的意义都被抹杀了。  
  电影在艺术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让人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个蟾蜍，估计就是那个吃

小孩的怪兽了。本来一个嗜血的食人恶魔该是一幅极其暴虐的嘴脸，但是当它把眼睛

装在掌心举到脸上时，却是充满了童趣的可爱。  
  奥菲利亚为寒冷晦暗的深夜带来了一丝暖色和微火，她撩起战争沉重的帷幕，用

画笔描绘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个时代就在她的微笑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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